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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成人之道”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陈光连，潘赐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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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荀子始终将其教育思想置于个体的欲望的冲动与成人成圣的激烈矛盾冲突之中，而这种冲突决定了教
育的本质就是把人从本初的自然质朴的冲动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与外在的礼义规范一致的普遍精神，如此，个
体才能获得一种精神的教养，使人的主体道德主观性获得一种普遍的性质。教育的本质或根本任务不是培养人
的个性，而是通过学以成人、化以成人、教以成人的曲折的化性起伪过程来获得一种与人的本质相一致的教养。
荀子“成人之道”教育思想对当今人们理解教育的本质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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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论教育之原理，皆就人类本能而言，如耳
目口心之爱好，皆“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
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也，谓之生
于伪”（《荀子·性恶》）。所谓“必且待事而后然者
也”，一为礼义之教，二为习俗积靡的影响。荀子
说：“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荀子·儒效》）故教
育所事，即以圣王所制礼义之化，道德主体之强学
思虑，师法君师之化导。故荀子教育思想之归趋在
于成人，使人皆出于善，合于治，并推之君子、圣人，
必须藉此种种“师法之化，礼义之道”（《荀子·性
恶》）使其化恶为善。如此成人过程，荀子谓之“化
性起伪”。可见，荀子思想学说以性恶论为中心，他
的教育思想以“化性起伪”为枢轴，贯穿其中的是积
学成善、礼乐教化、君师教导的成人之道。

一、积学成善：学以成人
荀子的教育思想非常重视积伪。如他所说：

“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
学》）其教育思想的目的，是使人养成言行一致的德
操，而这需要积伪不息，通于神明而参乎天地的状
态。“积善成德”即要使人终身为善，日臻于圣人，
因而从积伪的内涵来体察，其所蕴含的即是为学之

道。“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
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故不登高山，不知
山之高也；不临深谷，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
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荀子·劝学》）由于荀子从
性恶说，自然不承认人性中含有任何善的成分。人
虽然具有“可知之质，可能之具”，但必须务学求本，
自强不息，如此才能超越人性中固有之材性，变化
气质，日趋至善，长迁而不复返其初，除恶就善而达
于致治致善的境地。性恶论认为教育应当由外力
所致，人之材质不是先天注定而不可移的，而是由
后天人为的功力来决定的。真积力久，随之而化，
安于积习，自然不复其初。正如“木直中绳，?以为
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使之然也”，
也是同样的道理。

荀子教育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认识人性善恶
之由来。要由恶而善，变化气质，归于正理平治，必
须仰赖知以导行，由知而行，又必须隆礼务本，审察
参验，博学日新。故学问广博，知识自然明澈，而知
识明澈，行为自然正常，行为正常，然后化性起伪而
归于至善。人性虽恶而不知礼义法度，但经过学问
的陶铸以及知识的化导，便能除恶就善，从而建立
正理平治的社会。荀子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
须臾之所学也。……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荀子·劝学》）荀子在此取譬设喻反复阐明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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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重要性。在人性本初方面，君子与小人并没有什
么差等，而后天产生如此之人生分际，原因在于后
天修为的为学之有无。学而时习，以礼定分，以义
制行，便成为君子，反之则成为小人。故就成人之
道而言，我们探究其所以然之道理，在于化性起伪，
伪起而不复返其初之结果。

荀子教育思想之本质在于化性起伪，在于改变
人先天之恶性，施之礼法而使其逐渐成善之过程。
而关于教育之价值，荀子认为主要包括增进智慧、
提高政治地位和提高经济地位三个方面。“我欲贱
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
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
（《荀子·儒效》）由此出发，荀子强调了教育对人的
发展所起的作用。他认为君子“所以异而过众者，
伪也。……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
伪起而生礼义。……所贱于桀、跖、小人者，从其
性，顺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贪利争夺”（《荀子·性
恶》）。荀子特别指出：“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
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劝学》）可见，荀
子认识到后天的教育与学习是成人的关键所在。
荀子多角度论证“涂之人皆可以为禹”是对孔子“有
教无类”以及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的继承和
发展。对于教育的社会价值，荀子指出：“不富无以
养民情，不教无以养民性。……立大学，设庠序，修
六礼，明七教，所以道之也。”（《荀子·大略》）所谓
“六礼”是指冠、婚、丧、祭、

!

和相见六个方面的礼
节。所谓“七教”是指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
朋友和宾客七个方面的教育。可见，荀子极为重视
教育的社会价值在成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为学成人之目的是“终乎为圣人”。但这一学
习目的并非荀子首先提出的，而是自孔子以来儒家
思想家所共同提倡的。荀子说：“圣人也者，道之极
也。故学者，固学为圣人也，非特学为无方之民
也。”（《荀子·劝学》）荀子的圣人思想已经打破传
统的亲亲、贤愚、贵贱等级局限，因为“涂之人百姓，
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荀子·劝学》）。荀子的通
过学习而成圣的人人平等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
十分深远。明清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圣人可学而
至”思想便是对荀子“然而亦可以成圣也，不学不
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如何成为圣人？荀子主张求知而力行。因为
知是行的主义，行是知的实践。只有达到“明觉精
察，真切笃实”的程度，才是知行合一的最高境界。

他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
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
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
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荀子·劝
学》）荀子在这里反复阐明为学之途径与做人之目
标。“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是就为学的途径
与方法而言；“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是就
做人的目标与意义而言。而如何达到这样的目标，
实现人生之理想？荀子认为最有效的途径在于行
上，即专勤精进，以求其贯彻而已。“真积力久则
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他这种笃实刚健奋发求进
的决心，是学者成人的基本要求。为学必须达到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程度。因为人性是恶的，
必待礼而后分，学而后化，日就月将，才能由恶而
善，变化气质而归于至善。

为学而成人之境界在于全尽与能粹。“伦类不
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学也者，固学一之也。
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人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
多，桀纣盗跖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君子知
夫不全不粹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
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荀子·劝
学》）以上是荀子所以教人之准绳，也是学以成人之
目标与境界。“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
操。”（《荀子·劝学》）一个善于为学的人，必然能够
贯通伦类，做到仁义纯一，达到全、尽、粹之三者而
后已。他的基本为学之方法，在于诵数群书，使其
积累贯通，成为全粹的学问，进而思虑通达，设身处
地，取法古人，守法力行，以期达到全、尽、粹的地
步，是为学者成人所向往的目标境地［１］。

二、礼乐教化：化以成人
在荀子的教育思想中，要实现德操之熔铸、成

人之理想、道德人格之完善，就必须具备礼乐的基
本工夫。礼乐是儒家用以修身治国所不可缺少的
基本要素。荀子也将礼乐视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依
荀子说，礼乐教育是用以约束情欲、改正情欲生活
冲动的［２］。因为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有极复杂且多
方面的欲望冲动，如荀子云：“故说豫、娩泽、忧戚、
萃恶，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颜色者也。歌谣、傲笑、
哭泣、啼号，是吉凶忧戚之情发于声音者也。”（《荀
子·礼论》）如此多方面的吉凶忧戚之情，如何化凶
为吉，化忧为愉，使之合于礼义规范，那就非借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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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教化不可。
就“礼”的教育意义而言，荀子在《礼论》中说

道：“凡礼，始乎，成乎文，终乎悦校。故至备，情
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礼
所要教导人的是，藉由礼的表达，使人情文俱尽，而
情胜文或是文胜情均非中道，其最下的是情质而礼
无、意诚而礼疏。这也正是孔子所说的“质胜文则
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
也》）。礼文如果不是要表达其情，则会失去礼本身
所具有的意涵。透过礼传达其情，自有其分际，荀
子说：“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
异，以隆杀为要。文理繁，情用省，是礼之隆也。文
理省，情用繁，是礼之杀也。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
里，并行而杂，是礼之中流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
尽其杀，而中处其中。”（《荀子·礼论》）藉由财物表
达情意，以文饰来分别，以异制来表上下，礼文的隆
简以恰当为贵。而君子就能掌握什么时机该表达
什么样的礼，使其不失时宜。人在学习礼的过程
中，就是在学习在适当的场合与时机下，透过礼以
合宜地表达其情，达到所谓文质彬彬，然后达到君
子的境界，这也就是荀子所谓“礼”所给予人的教育
意义。

就“乐”的教育意义而言，荀子认为人生来就具
有情欲，要想培养德操、修养人格，就必须以礼制
分，以乐和性，使情欲获得正当的调剂。而音乐有
启发美感、陶冶德性的功用，正当的音乐，既可以使
人不纵恣淫乱，又可以激发人的善心，宣泄人的情
绪，复归于正理平治，而且还可以陶冶情性，化感人
的性灵，进而使人实现崇高的人格。荀子云：“夫声
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
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
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如是，则百姓莫不安
其处，乐其乡，以至足以二矣。然后名声于是白，光
辉于是大；四海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师；是王者之始
也。”（《荀子·乐论》）荀子反复阐发音乐的功用，认
为其与礼一样，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礼在约束于
外，乐在约束于内，感人功深，化人敏速，使人的性
情归于中和而不流于偏激。“乐中平则民和而不
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音乐不仅能陶冶人的性
情并使其归于善，而且还能使百姓“安其处，乐其
乡”，悉心接受教化，进而铸成完善的人格与完美的
德操。

荀子透过对礼乐字义的重新探讨，从人性的角

度出发，重新审视了礼节欲、乐导情所发挥的“化性
起伪”的教育功用，重新看待礼乐，在礼崩乐坏的时
代，赋予礼乐重振的生机。荀子说：“先王之道，礼
乐其盛者也。穷本极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
经也。”（《荀子·乐论》）故“同异”之辨，吉凶之趋
避，需用乐以发和，使欲合于中。礼以节人，使欲不
至于滥。此“管乎人心”之教，在求“美善相乐”（《荀
子·乐论》）。此为荀子以礼乐教化人性的基本功
能。乐主美，礼主善，故曰“美善和乐”（《荀子·乐
论》）。礼乐教育是用礼乐由外而内地陶冶性情，荀
子云：“礼者，乐之准也。”（《荀子·致士》）故“先王
贵礼乐而贱邪音，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荀子·
乐论》）。

礼乐在荀子的诠释中全然褪去了巫觋色彩，予
祭祀文化以理性化的合理解释，进而构建出情文俱
尽的礼乐文化。荀子也勉其在上位者能修其礼，正
其乐，使人人能接受“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的
良好的礼乐教育。如此，则“民和睦而天下顺焉”的
景况将不再只是遥不可及的理想。荀子对礼乐存
在意义的重新审视，给我们提供了思维的一丝线
索，也同时开启了我们教育的另一扇窗［３］。

三、君师教导：教以成人
荀子说：“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

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
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
人。’”（《荀子·劝学》）荀子强调“习君子之说”，深
切体会“五经”所描绘的人和事，把“五经”的论说化
为感性形象，并使它们所反映的道义精神在一种生
动的文化教养环境中走进人的内心，达到沦肌浃骨
的效果，“五经”的道德养分就会参与组建人的内心
存在。可见，荀子十分重视君师的师法之化导。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
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国将兴，
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荀子·
大略》）可见，荀子把君师提高到与天地同等的重要
地位，认为君师是国家的根本，能否尊师重教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治乱兴衰。孔子曾说：“君子之
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
渊》）孟子言：“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
上》）董仲舒则确信：“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
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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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汉书·董仲
舒传》）

中国古代教化理论将君师自身道德的完善和
道德教化作为施教育民的关键所在。这种“君子之
德风，小人之德草”的治道，显然是伦理感召式德教
之道，其主要通过身教来体现教育要求，使受教者
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熏陶。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
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曰：“苟正其身矣，于从
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
路》）孔子是将德化治道寄托在君子自身的修为上，
强调上下君民在伦理道德感应上的良性互动。而
荀子则以礼作为师法之化之德纲。荀子认为：“上
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荀子·大
略》）又曰：“人无君师，则隆性也，有师法，则隆积
矣。”（《荀子·儒效》）如果没有师之教化，人的恶性
就会任性而行，而有了师之教化，日积月累，就能化
导本性，改恶为善。君师若能修正其身，那些欲正
其身者便会模仿其样，并依附于他。正如荀子所
说：“上者下之师也，天下之和上，譬之犹响之应声，
影之象形也。故为人上者，不可不顺也。”（《荀子·
强国》）因而，荀子所说的“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
正而景正。君者?也，民者水也，?圆而水圆”（《荀
子·君道》）（久保爱注：?与鏾同，沐浴器也［４］），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荀
子·君道》），“上好下化”（《荀子·解蔽》），“上好羞
而民暗饰矣，上好富而民死利矣”（《荀子·大略》）
等，都旨在强调君子自身的端正是民德归厚的先决
条件。在荀子看来，君师具有优良的道德，是民众
德性涵厚的关键所在。只要人们还有优良伦理生
活的追求，君师就应当自觉修养自己的德性品质，
“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荀子·修
身》）。否则，“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而“天下去之”
（《荀子·议兵》）。

综上，荀子的君师之化，旨在依靠“在上位者”
的表率作用，带动百姓遵守社会规范，矫治社会风
气，纯清礼风民俗，即“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
仪也”（《荀子·正论》）。荀子强调“主者”和“上者”
自身垂范的必要性：“上宣明则下治辨矣，上公正则
下易直矣。”（《荀子·正论》）孔子对周礼传统的继
承，侧重的是礼的内在的功能，即给身处乱世的人
提供了精神超越之路，在人格塑造过程中起着引领
作用。而依赖于主体的道德自觉，荀子强调只有通
过外在的师法教导，才能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因

人性之恶而引发的各种纷争，才能培养人格高尚的
经国之才，实现社会人伦秩序的稳定，进而凝化于
心，形成自己的德性。诚如李景林所言，“儒学的文
化意义是‘教化’，其在哲学思想上亦特别注重一个
‘化’字。这个‘化’的哲学意义，就是要在人的实存
之内在转变、变化的前提下实现存在的‘真实’，由
此达到德化天下，以至参赞天地之化育的天人合
一”［５］。但是，师法之化的功用能否发挥还在于施
教客体之内心选择。荀子言：“世俗之为说者曰：
‘尧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
也。尧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荀子·儒效》）
朱，指丹朱，是尧的儿子；象是舜的弟弟。二人都以
顽劣著称。荀子认为，人们的先天禀赋一样，在同
样的自然天性的基础上，可以培养成尧、舜，也可以
堕落成桀、跖，这要看后天的教育熏陶和个人的道
德修养。荀子曰：“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
而能谓之动，谓之伪。”（《荀子·解蔽》）又曰：“故治
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荀子·正名》）
尧舜虽然善于教化，但朱和象还是恶性难改，这不
是尧舜之过，而是朱象逃避，不愿接受教化。其根
本原因是朱象在现实世界，内心无所“自止”，随心
所欲，逐情逐欲，忽视自身的德性修养，是他们内心
选择的结果。故而荀子说：“然朱、象独不化，是非
尧舜之过，朱象之罪也。”

四、结语
荀子所论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从古

至今人类所面临的道德教育难题。现代学者较有
影响的观点之一是，教育就是对人的多样性的尊重
和个性的培养。但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本身就是对
教育精神和教育本质的极大误解。对此，黑格尔认
为，“教育的绝对规定就是解放以及达到更高解放
的工作”［６］。黑格尔批评了关于把教育作为对人的
质朴本性进行腐蚀的观点以及把教育仅仅看作满
足个人需要的功利性思想，他从精神的高度认为，
教育的本质就是实现个体与外在的实体的统一。
其实，荀子对教育本质的探讨给我们理解黑格尔关
于教育的论述，尤其给我们理解教育的本质提供了
很好的注脚。可以说，荀子始终将其教育思想置于
个体的欲望的冲动与成人成圣的激烈矛盾冲突之
中，而这种冲突决定了教育的本质就是把人从本初
的自然质朴的冲动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与外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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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义规范一致的普遍精神。人通过外在的礼的约
束而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存在，而这种普遍性是与社
会所提倡的价值观相统一的。如此，个体才能获得
一种精神的教养，使人的主体道德主观性获得一种
普遍的性质。因此，教育的本质或根本任务不是培
养人的个性，而是通过学以成人、化以成人、教以成
人的曲折的化性起伪过程来获得一种与人的本质
相一致的教养。“教育就是要把特殊性加以琢磨，
使它的行径合乎事物的本性。”［６］在荀子的教育思
想中，他时刻提醒人们要以学来培养德性，以礼来
涵养性情，以乐来陶冶情操。这即是黑格尔所谓的
对人的特殊性进行如琢如磨的解放过程，其以仁为
最终的实体皈依。荀子所谓“仁义礼，三者皆通”即
是如此。教育的目的绝不只是提供生活的技能，更
不只是为了实现人的主观愿望。教育是将人从自
然生物性和个别性中解放出来的神圣事业，这才是
教育的真谛［７］。可以说，荀子“成人之道”教育思想
对当今人们理解教育的本质以及解决现代教育的

文化矛盾都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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